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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草根戏曲艺术的超越之途
——析贵州花灯剧《枫染秋渡》

罗新民

20 世纪初叶，黔北枫林渡口，林、刘两个酿酒世家联姻了。婚后丈夫林玉儒与丫环梅

香有染并生下一女，林家老太太动用家法、撵走梅香。妻子刘荷荷在痛苦伤心之余，选择

了包容，她去渡口替梅香母女找船，并赠予这对母女路上的盘缠。为了不让丈夫憎恨婆婆，

她默默忍受着丈夫认为是她赶走梅香母女的责怪……十八年后的一天，林、梅生下的女儿

出现在林家，她说出了梅香母女被赶走的真相，为刘荷荷洗雪了冤屈，化解了一家人心中

的寒冰。

花灯剧《枫染秋渡》演出单位：贵州省花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今天，古老的戏曲艺术不可避免地陷

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纵观新时期中国戏曲

发展的趋势，如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尚且

难逃低谷，似花灯戏这样的地方剧种处境

之尴尬更不言而喻。如何才能将继承与创

新和谐统一？如何才能提升地方剧种的艺

术生命力？这是戏曲艺术亟需应对的两大

难题。该剧的上演赢得了专家的盛赞和观

众的肯定，其成功创演对现代戏创作尤其

是地方戏的创作提供了宝贵启示。

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转型，人们观

念的开放、视野的开拓和创作环境的日益

宽松使戏曲创作开始重视艺术规律，开始

注重人物、人情、人性的刻画。《枫染

秋渡》（以下简称《枫》剧）就是一出

超越表象、沉入生命之维，深入灵魂、

叩问心灵，切入文化深层，展示人物人

格的魅力，追求审美价值的新剧。该剧

塑造了3个主要人物：枫林酒窖的女主人

刘荷荷、男主人林玉儒；裕丰酒窖新来的

调酒师月妹。纵观全剧，它并没有道德主

义的说教，也没有是非黑白的定论，在特

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剧中每一个人都

闪耀着独特的人性之光。可以说，全剧善

于在戏中刻画人物内心矛盾，极力彰显人

性的“真善美”。女主人公刘荷荷是一位

典型的封建社会大家闺秀，她与林玉儒的

结合无关感情，基点是在门当户对上。然

而林玉儒和丫鬟梅香那一段不容于世的恋

情使她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

这一切，她屈而不辱，怨而不恨，善良的

本性战胜妒意，在为梅香向老夫人求情未

果后，她乔装打扮，资助梅香远逃，却想

不到这一片善心换来的是丈夫十几年的误

会和怨怼。月妹的出现对刘荷荷而言既是

偶然也是必然，从送走梅香那一刻起她就

知道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作为三个人之中

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刘荷荷陷入了两难之

境。一方面是月妹寻恩意坚，林玉儒认女

情切；另一方面是一旦他父女二人相认，

又置自己于何地？在反反复复的犹豫和挣

扎后，她成全了父女二人的相认，也完成

了人性的自我升华。刘荷荷这个人物身上

显现出的坚韧、隐忍、退让和宽恕可以理

解为封建社会妇女必须恪守的道德戒律，

从这一层面上而言，这些传统美德也许都

是“被动的”，但其人性真正的闪光点在

于她先是敢于违背封建家长（老夫人）的

意愿，救助情敌梅香；后又撇开心结引领

丈夫和月妹父女相认，这份善良不是封建

礼教赋予的，而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观众

在刘荷荷身上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封建社

会束缚在妇女身上的道德纲常，而是更深

层次的人生况味。

再来看林玉儒，这个人物有其独特的

矛盾性。他生长于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却

怀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虽被迫接受了包

办婚姻，但却依然不顾一切与丫鬟梅香相

恋。东窗事发后，老夫人将梅香驱逐，不

明就里的他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妻子刘荷荷

身上，并把“冷漠”当作武器，造成了两

人婚姻的名存实亡。林、梅、刘三人的关

系本无善恶之分，没有婚姻的爱情和没有

爱情的婚姻同样都是身不由己。然而，在

失去梅香后，林玉儒，这个曾向封建礼教

竭力抗衡的男人却不自觉地行使了封建男

权，在精神、生理上对妻子“实施”了十

几年的冷暴力，这也体现出其人性的矛盾

之处。

与男女主角相比，月妹这个人物则简

单得多，出场时便已是裕丰酒窖的调酒

师，年轻貌美、技艺高超，深受老板的器

重和大家的喜爱。虽然她身世坎坷、颠沛

流离，但母亲无微不至的爱赋予了她乐

观、积极和善良的性格。母亲过世后她只

身来到枫林渡为的是圆一个寻根和寻恩之

梦。月妹的出现打破了刘荷荷平静却乏味

的生活，促使她在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后

用豁达和宽容赢得了丈夫的理解和忏悔，

最终拨开了婚姻生活的阴霾。可以说月

妹就像是一轮明月照亮了枫林渡，她是

“真、善、美”的形象化身。

《枫》剧正在于它摒弃了符号化的图

解，紧紧把握人情人性，真正切入了人物

命运的深层内核，特别是塑造了“刘荷

荷”这个典型化形象，用女性在特定历史

环境中所发挥出的超常能量，表现其极强

的韧性，展示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而使

整出戏充满了人情美和人性美。

可以说，该剧从人性与心灵层面拓展

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维度和深度，打破了扁

平人物的藩篱，使花灯剧的草根形态得到

了百炼成钢的转化，艺术性、典型化得到

了丰富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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